
我和丹先生在接受再教育的岁月里
◎王广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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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姐夫
◎刘白

咏梅是我们大家的姐姐。之所以
称咏梅为姐姐，只因为她是我们的同
班同学，年龄比我们稍长，个子在一众
女生中鹤立鸡群，又有侠肝义胆，我们
一干同学，不管男同学还是女同学，都
喊咏梅为姐姐。姐姐在班上是暖心大
棉袄，谁心里有小委屈，谁对谁有点小
意思，谁又被家长骂了，谁学习又有掉
队的迹象了，这些连班主任老师都不
易觉察的地方，咏梅姐姐都能及时发
现，并给予安慰和开导，因此她这个大
姐不是谁封的，而是在长期的学习和
生活中自然形成的。

有点小小的遗憾是，毕业后姐姐远
嫁到徐州，在那个年代没有电脑没有
手机更没有微信，只能从她爸妈那里
得到一点信息。当年姐姐关心我们，
如今我们这些同学关心远嫁的姐姐。

后来有出差去徐州的同学，都要
肩负一项重要使命，那就是了解姐姐
的情况，最好能与姐姐姐夫见个面。
听去过徐州的同学回来说，姐夫真是
好姐夫。姐夫是个记者，不仅文章写
得好，而且书法也好，我曾向姐夫索要
过墨宝，他总说还要练练。他不仅对
姐姐好、对女儿好，而且对岳父岳母好
得不得了。同样，对去看望姐姐的同
学也热情得不得了，一个姓吴的同学
回来说，姐夫自己的酒量并不大，但总
想方设法把气氛营造得很好。

前年5月，我有机会到徐州，想着
要不要惊动姐姐姐夫，正踌躇间，姐夫
打来一个电话问我，你是不是来到徐
州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
微信上一个小小的动静我都掌握的，你
不要忘了，我是个记者。我只好如实回
答，是到了徐州，但只有一个晚上，第二
天就要离开徐州去下一站，因为时间
紧，所以没有惊动姐姐姐夫。姐夫大声
说，就今天晚上，我和你姐来见你一下，
你发个定位来。我把定位发过去，导航
一看，距离他们居住的地方还有50多
公里，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

我等啊等啊，等了好久，才听到有
人敲门。开门一看，我的好姐夫长鸣
兄拄着一双拐棍，在门口与我打招
呼。他说，弟弟，不好意思，让你久等
了。他接着说，一次上班路上，摔了一
跤，腿摔坏了、骨折了，医生让不要轻
易走动，更不能开车。你姐刚拿到驾
照，来的路上，她又不敢开快，且有一
段路在翻修，所以来迟了。我说，既然
如此，何苦来回奔波。姐姐说，长鸣听
说你来了，开心得不得了，本还想让女
儿女婿带上孩子一起来看看你的，小
家伙已经睡着了，就来不了了。

在我感慨万分时，他们已把我拉
上车，到附近找了个酒馆，陪我聊天。
我说，姐夫你不要喝酒也不能喝酒。
长鸣兄说，你来了，我怎能不陪你喝点
酒。我说，姐姐你劝劝姐夫，可不能让
他喝酒。咏梅姐姐说，我看谁也劝不
了他。他这么开心，你就随他陪你喝
点吧。我说，那姐夫随意，我今天喝酒
自己自觉，不要你劝，也不要你陪。

那天，我喝了不少酒，开心得很，
姐夫也开心得很。估计他们回到家时
已过了凌晨2点。回来后，我把我在徐
州的经历告诉同学，同学们一点也不
觉得惊讶。他们说，你到了徐州让姐
夫知道了，他们肯定会这样的啊。我
说，长鸣兄真是个中国好姐夫。同学
们也点点头说，嗯嗯嗯，中国好姐夫。

上周日，我接到原插队的生产
队老队长盛情邀请，返回第二故乡
海安市大公乡马舍村13组省亲。

见到老知青归来，乡亲们纷
纷围上来嘘寒问暖，问得最多的
就是过得可好，年纪最大的丹先
生是否还在人世，他的两个儿子
现状如何。

啊，丹先生，我当年的忘年交，
一个满腹才华的南通老人，过世已
经21个年头了。乡亲们仍如此惦
念他，不由勾起我在那个特殊的年
代里和他老人家患难与共的一个个
难忘的回忆。

我当年所在的生产队地处海安
里下河水乡，是一个三面环水，与三
个公社交界，只有一条旱路通往外
界的贫困村庄。1968年12月，我
来到这个生产队时还是一个15岁
少年，同行的13个男女插友大的
16岁，小的和我差不多。当时，我
天真地认为下乡天天可以钓钓鱼打
打鸟，再也没人束缚我，哪知日后生
活的艰难呢。

那年月，里下河农村生产力的
低下使农民兄弟都采用原始方式，
从事高强度劳作。我每天迎着太阳
起，伴着月亮归，即使糠菜半年粮，
仍不能果腹。渐渐地，知青们失去
了希望，天天都盼望能早日回城。

我下乡第二年，生产队突然来
了一位南通城里的50多岁的老先
生，名叫李丹。其时的丹先生穿一
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对着大伙直
点头，除了我，谁也听不懂他打招呼
的南通风味普通话。队长宣布，从
今往后他就和你们知青一起上工，
你们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思想
上要和他划清界限，他是头上有帽
子的人，云云。

南通话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我
才不管什么帽子不帽子，对着丹先
生连连问候。还天真地问他，你老
人家这么大年纪怎么也下来当知
青？未及老先生开口，队长狠狠瞪
了我一眼，你个细伢儿少问这些东
西，还不早点去做活计。

没过几天，丹先生的两个儿子
也到了生产队，一个算是我插队的
同伴，一个年纪尚小，算待业人员，
同来的还有丹先生的夫人，原是通
医附院的一名老护士，被下放到我
生产队邻近的麻风病医院，全家算
在这里扎下根了。

当时，我年少体弱矮小，算三等
劳力，每天6分工，干一天折合三四
角钱，丹先生和我一个档次，接触多
了起来。丹先生待人十分和气，见
人就点头，没人的时候才和我说说
南通话，我几次问起他为何下放到
这里受大害，到底为什么戴帽子。
丹先生不是借故扯开就是轻声对我
说以后再讲，一次次对话似乎都是
个谜。时间一天天过去，丹先生住
上了生产队为他盖的简易半瓦房。
与我们知青住的牛棚比，他家的条
件算有所改变了，到了晚上我无事
可做就常往他家跑。慢慢地，我知
道了丹先生原是南通市税务局的国
家干部，因年轻时学得一口娴熟日
语，在日据南通时代被迫当了几天
翻译惹上大祸，20世纪50年代中
期突然被戴上帽子下放到街道企
业。“文革”兴起，又首当其冲被送到
里下河农村接受教育。

在丹先生面前，我们这些初中文
化的知青几乎就是文盲，我常悄悄请
教丹先生南通城的过往和旧时南通
人的生活。丹先生娓娓道来，对南通
城的人文历史如数家珍，特别是南通
大街小巷的名号和历史名人过往，我
听得如痴如醉，至今铭记在心。

在贫穷的乡村，我们这些不知
天高地厚的城里娃根本不会算计着
过日子，每个月份的二三十斤稻谷
打成米，半个月不到就揭不开锅，常
饿得路都走不动。我走投无路，有
时就借故到丹先生家蹭饭。其实，
丹先生家也常是无米之炊，好在他
的夫人在麻风病医院工作，有固定
工资，可到医院食堂买些馒头回来
度日。丹先生见我可怜，有时给我
一个，这可是白面馒头啊！我吃一
个，丹先生家就少一个。

阶级斗争年代，每逢有什么指
示下发，生产队照例要热闹一番，贫
下中农全被叫到大场上三呼万岁万
万岁，健康健康永远健康，而队里七
八个戴帽的也必须挂上牌子站在第
一排向某人请罪。看到丹先生羸弱
的身子在口号声中颤抖，我不禁怜
悯，想起了下乡前突被造反派污为
叛徒汉奸而揪斗的父亲，他是新中
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的干部，还被
关在学习班上惨遭折磨。这一幕多
像自己的慈父在遭罪啊！可我哪有
能力左右这一切呢？只能躲在栖身
的牛棚里默默流泪。

岁月流逝五十多载，我行走世
界的脚步也已达五大洲53个国家，
每每行走在异国他乡的路上，每每
因语言不通陷入困境，我总后悔当
年没听取丹先生的教诲。记得一个
秋天的雨夜，丹先生吸着旱烟很认
真地对我说：你天天这样下去总不
是个事，你是个比较聪明的南通伢
儿，我想偷偷教你学日语，你要看到
国家已经在起变化，学门外语将来
一定会派大用场的。那年月，无数
知识分子被打入冷宫，那么多权威
专家、教授都成了反革命，何况我那
时的文化知识连小学水平都不如，
学外语有何用呢？愚昧无知的我没
有听丹先生的话，至今悔恨不已。

插队五年后，我招工去了南通
煤矿，而丹先生和一帮插兄还在苦
海里挣扎。次年，我回南通探亲，特
地回到生产队看望大家，为了给丹
先生留下一个念想，我请他在栖身
的小屋前拍张照片，丹先生特地换
上平时舍不得穿的中山装，十分庄
重地站在小屋前，留下特殊年代的
画面。不久，丹先生收到我寄来的
照片后，一直视为珍宝，在上面写上
年月日，离世前还关照小儿子永远
保存好当年小王拍的这张珍贵的好
照片。

80年代的春天来到了里下河
水乡，丹先生和无数个在那个年代
受到不公正处理的知识分子被脱
去了头上的帽子，成了堂堂正正的
公民，户口也迁回家乡南通，享受
退休金。记得1981年9月的某一
天，我从友人处得知丹先生被聘为
海安县工人业余学校的日语老师，
次日就正式开课。我匆匆赶到海
安，开课铃响，一位身着白色西服、
打着鲜红领带的老人健步走进课
堂，他向挤得满满的求知学子微笑
着弯了弯腰介绍道：我是南通的李
丹，30年代在南通求学时曾学过
日语，从现在开始，我将平生所学
与各位分享，希望大家认真听课，
学好这门课程，为祖国的“四化”作
出贡献。目睹这一场景，我激动的
心情难以平复！丹先生，您的所学
在 80 年代第一春终于派上了用
场，您迎来的不仅是自己的第二
春，更是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翻天
覆地的第二春，我作为您同甘共苦
的忘年交，真为您赶上了这个好时
代感到自豪！


